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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视野中的诗美境界

———廊的空间情态与唐诗的审美意蕴

王书艳

摘　 要： 作为唐代庭院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廊不仅为唐代文人提供了日常休闲的生活空间， 更成为

唐诗创作的诗意情境。 廊以其曲折的形态受到文人青睐， 逐渐成为具有审美特征的诗歌意象， 对静谧的诗

歌意境具有营造之功， 增强了唐诗的艺术审美。 唐诗的艺术创造又进一步丰富、 深化着廊的审美内涵， 使

其成为诗意化的园林景观， 并由此影响到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意识与意境营造。 建筑艺术与唐代诗歌互相

影响、 互相交流， 正是在这种交流互动中， 诗人的创作情感日益细腻， 诗歌的审美文化日趋丰富， 呈现出

多元的审美形态和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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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具有交通连接与组织空间的物质功用， 是古代居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士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 有生活， 便有了情感， 廊走进诗歌， 在诗人的不断歌咏中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审美意象， 对唐诗

的意境营造有着重要影响。 同时， 唐代诗人对廊的抒写歌咏， 也不断丰富、 深化着廊的艺术审美， 使

其成为园林中富有诗意的园林景观， 融物质功用与精神审美于一体， 并由此成为体现东方园林意趣的

独特要素， 推动着中国园林审美文化的发展。

一、 唐诗中廊的空间情态

廊的建筑历史悠久， 河南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已呈现由廊庑环绕的廊院式布局， 春秋战国时期各

诸侯兴建楼馆， 楚国的章华台已有 “明廊” 之建。 发展到唐代， 廊更是庭院布局的重要形式， 葛承雍

在 《唐都建筑风貌》 一书中提到唐代庭院组群与布局的两种特征， 其中之一就是廊院 （另一种是四合

院）： “此种布局方式只是在前后盖房子， 左右两边用回廊连为一体。” ［１］唐代的庭院布局以廊院为特征，

决定了廊的空间架构性。

廊的空间架构性表现为， 廊是建筑空间环境的组织手段。 正如 “朱夏五更后， 步廊三里馀。 有人

从翰苑， 穿入内中书。”①廊， 连接了翰苑和中书省， 长度达三里有余。 “长廊抱小楼， 门牖相回互。” ［２］

更以拟人化的动人形象说明了廊的连接功用。 诗歌描绘的真实性可以在敦煌壁画中找到印证， “唐代建

筑一般以对称设计， 中央有大殿， 两侧有侧殿， 中央与两侧以回廊相连接， 平面往往成品字形， 形成

一殿两厢的形式。” ［３］廊将若干个单体建筑组织起来， 形成了空间层次丰富多变的建筑群体， 这种手法

可谓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唐代园林与文学之关系研究” （１５ＹＪＣ７５１０４３）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所引诗句未标注者均引自清代彭定求等人编的 《全唐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２ 期 王书艳： 建筑文化视野中的诗美境界

廊的空间架构性更表现为， 它是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者。 廊是日常生活中的行走路线， 顶盖的附加

使其具有遮阳、 避雨的功用， 这就为文人构建了一个惬意的生活空间。 如 “欲知丞相优贤意， 百步新

廊不蹋泥。” ［４］ “长廊独看雨， 众药发幽姿。” ［５］ 看雨观药的闲情得益于廊的庇护。 除了遮风避雨， 廊还

是诗人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听经看画绕虚廊” （郑谷 《定水寺行香》， 卷 ６７５）， “拥鼻绕廊吟看雨”

（韩偓 《清兴》， 卷 ６８１）， 廊以其半敞开半遮蔽式的建筑形式为诗人提供了一方消闲的生活空间。

李泽厚先生说： “就整体看， 从古至今， 可说并没有纯粹的所谓艺术品， 艺术总与一定时代社会的

实用、 功利紧密纠缠在一起， 总与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 内容相关联。” ［６］ 廊具有重要的建筑实用

性， 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而这恰是艺术生成的基础。

廊， 走进了诗歌。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对廊的描写主要有 “阶廊”、 “步廊”、 “房廊”、 “长

廊”、 “修廊”， 如 “房廊相映属， 阶阁并殊异。” （王冏 《奉和往虎窟山寺诗》 ） ［７］ “高阁千寻起， 长

廊四注连。” （庾信 《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 ） ［７］（２３９６） “文戟翊高殿， 采毛分修廊。” （杨广 《冬至乾阳

殿受朝诗》 ） ［７］（２６６６）只是， 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对廊的描写以其建筑属性为主， 是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

发展到唐代， 诗歌中的廊逐渐发生了变化， 不仅形态增多而且情感色彩浓厚。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 中描写廊之形态的语汇主要有 “长廊”、 “修廊”、 “高廊”， 以 “长廊” 居多； 而 《全唐诗》 中对

廊之形态的描写则丰富多彩， 不仅有 “长廊”、 “修廊”， 更有 “斜廊”、 “短廊”、 “回廊”、 “四廊”、

“两廊”、 “重廊”、 “曲廊”、 “七步廊”、 “百步廊”。 值得注意的是， 唐代诗歌对廊的描绘除了突出形

态美之外， 更融入了创作主体的情感特征， 使其具有了浓厚的情感色彩， 代表语汇有 “空廊”、 “暗

廊”、 “阴廊”、 “幽廊”、 “深廊”、 “虚廊”、 “古廊”。 此外， 还有与周边自然环境相融合而构成的 “月

廊”、 “风廊”、 “云廊”、 “竹廊”、 “松廊”。 “建筑形象通过人的视觉感受， 调动了心理活动， 使人的

心理有所感应， 获得比快感更高一层的美感。” ［８］ 从形状描写的丰富细致到情感特征的凸显， 廊与诗人

的心灵产生碰撞， 逐渐成为诗人情感心绪的抒写载体。

廊， 由此成为诗人偏爱的独处空间。 “散步长廊下， 卧退小斋中。” ［４］（６０７） “觉来独步长廊下， 半夜

西风吹月明。” （卢汝弼 《秋夕寓居精舍书事》， 卷 ６８８） 无论是 “散步” 还是 “独步”， 廊已经成为诗

人散心、 凝思、 涤虑的情感空间， “他们 （古代诗人） 不仅有着对自然景观的特殊敏感， 而且往往是本

着一种超现实的神秘心境寻求着与自然风物的不期而遇和偶然契合。” ［９］ 廊的外在形态迎合了诗人的微

妙心性， 廊的涵虚空洞为诗人提供了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 廊从具体的生活物象向诗歌意象转变。

二、 廊意象的形成与诗歌情境的构筑

胡晓明说： “依文化学之原理， 人往往在他的衣饰、 生活用品、 住宅环境、 居室陈设当中， 投射自

己的性格。” ［１０］廊， 作为居处建筑的组成部分， 与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与诗人情感的不断碰撞中成

为具有审美特征的诗歌意象。 同时， 廊以其曲折的形态美与建筑的空间性构成， 增强了诗歌的艺术

审美。

（一） 绕廊赋诗与廊意象的形成

廊， 作为重要的居处空间， 与文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无论是独步还是行吟， 唐代文人都喜欢于

长廊之下静静感受心中的意绪， 由此形成了 “绕廊” 行为。 韩偓有一首以 《绕廊》 为题的诗歌： “浓烟

隔帘香漏泄， 斜灯映竹光参差。 绕廊倚柱堪惆怅， 细雨轻寒花落时。” 诗人选择了 “绕廊” 与 “倚柱”

两个行为动作， 静中有动， 精炼而形象， 在缭绕的香烟与参差的灯光中， 可以想见一位惆怅之人。 再

如 “夜深闲到戟门边， 柳绕行廊又独眠。” ［２］（６８７） “抱柱立时风细细， 绕廊行处思腾腾。” （韩偓 《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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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卷 ６８３） 独眠、 独绕的原因都在于 “思腾腾”， “绕廊” 的行为动作将人的心底意绪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来。

早期实验心理学把建筑形象的构成要素解剖出来对人进行心理测验， 得出一些统计结果， 水平线

代表了理智、 合理性， 诉诸于理性； 而曲线代表了踌躇、 灵活性， 诉诸于感性； 曲线的舒展自如、 灵

活优柔， 更符合人的心理节奏。 因而， 从心理学上讲， 具有曲线美的廊更容易激发人的情感。 韦庄有

一首 《题七步廊》： “席门无计那残阳， 更接檐前七步廊。 不羡东都丞相宅， 每行吟得好篇章。” 诗人不

艳羡富丽堂皇的丞相宅第， 只钟情于檐前的回廊， 原因在于行于其中可以吟出美妙诗篇。 “南龙兴寺春

晴后， 缓步徐吟绕四廊”。［４］（１９９１）诗人的绕廊行为与诗人内心回环往复的情感流动形成对照； 当诗人满心

惆怅， 或者心中有情要抒发的时候， 曲折回环的廊便成了最好的抒情载体。

绕廊赋诗的行为与廊之曲折、 迂回的空间情态有关， 更与诗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幽微情思有关； 廊进

一步成为诗人书写相思之情、 刻骨之爱的象征。 《正月崇让宅》 是李商隐为悼念亡妻所作： “密锁重关

掩绿苔， 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 尚自露寒花未开。” ［１１］ 诗歌首联以重门密锁、 绿苔满庭写

岳家故宅的荒凉破落， 诗人于长廊深阁中徘徊感悼； 三四句转换视角， 写诗人于廊中望月， 追忆妻子

当年孱弱多病， 廊在这里既是物理空间， 又是诗人的情感空间， 而且廊的回环正与诗人的徘徊相一致，

突出了诗人情绪的凄婉眷恋。 张采田认为这是 “悼亡诗最佳者， 情深一往， 读之增伉俪之重， 潘黄门

后绝唱也。” ［１２］除了李商隐， 唐人韩偓、 元稹、 柯崇也有类似诗作： “两情含眷恋， 一饷致辛酸。 夜静

长廊下， 难寻屐齿看。” （韩偓 《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 卷 ６８３） “寒轻夜浅绕回廊， 不辨花丛暗辨香。

忆得双文胧月下， 小楼前后捉迷藏。” ［２］（６４１） “尘满金炉不炷香， 黄昏独自立重廊。 笙歌何处承恩宠， 一

一随风入上阳。” （柯崇 《宫怨二首》， 卷 ７１５） 他们以凄婉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对伊人的思念与怀想， 廊

成为了心中难以忘怀的相思之地。 有学者从建筑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 “廊庑便是男女有别的， 恰到好

处的处理场所。” ［１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 尊卑、 上下、 男女之别是要严格遵守的， 而廊恰恰成为

处理两者关系的中间分界， 这似乎可以作为许多文学作品将廊定为男女幽会场所的注脚。

朱光潜说： “凝神观照之际， 心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 无比较， 无分析， 无旁涉， 结果常

致物我由两忘而同一， 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 不知不觉之中人与物理互相渗透。” ［１４］ 廊不仅

仅是抒情载体， 更在情景交融中获得了诗意的提升， 诗人的歌咏与情感的赋予使其成为具有审美特征

的诗歌意象。

（二） “回廊” 与 “月廊”： 诗歌情境的构筑

廊在诗人的不断歌咏中蕴含了丰富的情感意绪， 成为一个具有抽象审美的诗歌意象， 为诗人构筑

了独特的情感空间， 而精神的情感空间又与诗歌情境的构筑密不可分。

廊作为连接室内与室外的过渡空间， 在物理属性上具有空间架构性， 因此， 运用到诗歌中也有助于

诗歌意境的构筑。 杜甫的 《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小院回廊春寂寂， 浴凫飞鹭晚悠悠。” ［１５］ 描写了一个

由回廊围绕而成的小庭院， 悠闲静谧。 再如 “别梦依依到谢家， 小廊回合曲阑斜。” （张泌 《寄人》，

卷 ７４２） “深院寥寥竹荫廊， 披衣欹枕过年芳。” （韩偓 《守愚》， 卷 ６８２） “回廊四合掩寂寞， 碧鹦鹉对

红蔷薇。” ［１１］（２０４６）院落是内敛型的生活场所， 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生活观念， 而廊又是院落中一个具有开

敞性的内空间， 因此， 小院回廊俨然为诗人构筑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完整空间， 诗人可以在这个与外界

隔绝向内开敞的小宇宙中安抚心灵、 散落寂寞。 小院回廊成为诗人擅于描摹并且乐于入诗的空间场景。

除了小院回廊的空间场景， 廊经常与月相结合， 形成 “明月满廊” 的诗歌意境。 “暮尘飘尽客愁

长， 来扣禅关月满廊。” （赵嘏 《题崇圣寺简云端僧录》， 卷 ５４９） 廊作为开敞通透的过渡空间， 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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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流中产生涵虚之美， 相对于封闭的屋室来说， 月与廊更容易营造出静逸的空间情境。 白居易以

其敏锐的感觉， 书写了月与廊营造的幽美氛围， 在其诗歌中有大量描写明月满廊的作品， 诸如 《闲

夕》： “斜月入低廊， 凉风满高树。” ［４］（１５１８） 《秋月》： “夜初色苍然， 夜深光浩然。 稍转西廊下， 渐满南

窗前。” ［４］（５１０） 《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嘉陵夜有怀二首》： “露湿墙花春意深， 西廊月上半床

阴。” ［４］（８３６）甚至为赏月而特意构筑廊： “结构池西廊， 疏理池东树。 此意人不知， 欲为待月处。” ［４］（４５９） 月

光弥漫于廊间， 廊之涵虚迎合了月之朗照， 两者相融构成一个静谧、 安闲的空间情境。

具有空间架构性的廊将小院、 明月等诗歌意象进行有机统构， 形成一个个立体可感的空间情境， 有

助于诗歌浑融意境的构筑， 而意境的浑融恰恰是唐诗艺术成熟的主要表征。 清初叶燮 《原诗》 评诗云：

“汉魏之诗， …初见形象， …而远近浓淡， 层次脱卸， 俱未分明。 六朝之诗， …微分浓淡， …而远近层

次， 尚在形似意想间， 犹未显然分明也。 盛唐之诗， 浓淡远近层次， 方一一分明， 能事大备。” ［１６］ 唐诗

较前代诗的进步之处就表现在远近层次分明上， 这里远近层次分明其实就来源于诗歌意象的有机系统

性及其营构的诗歌意境的浑融整体性。 由此可见， 廊不仅成为唐人抒情写意的情感载体， 而且对诗歌

意境的整体营构具有重要的美学功用。

三、 诗歌吟咏与廊的园林审美

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的， 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关系。 建筑学家沈福煦说： “诗

的感染力不仅是语言的， 更须在依靠诗中所描述的形象而得到美感。 反过来说， 这些形象也便有诗意

了。” ［１７］廊的空间情态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 而诗歌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也必将影响

到廊的审美内涵的拓展与深化。 经过唐代诗人的抒写与歌咏， 廊逐渐诗化为一个饱含深厚情感的审美

意象， 被广泛运用于园林的景观营造中， 并由此推动着中国园林的审美意趣向前发展。

（一） 曲折与阴柔： 廊的性格定型

唐人在六朝诗人的基础上对廊的形态多有关注， 进一步发现并书写了廊的曲折迂回之美。 “曲榭回

廊绕涧幽， 飞泉喷下溢池流。” （李乂 《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 卷 ９２） “回廊架险高且曲， 新径

穿林明复昏。” ［１８］明确指出廊的曲折与迂回之美， 这样的例子在唐诗中还有数例， 说明唐人已经具有了

“曲” 的审美意识， 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园林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

唐人对廊之曲的审美意识在后人的园林建构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宋人张镃的 《曲廊》 与陈傅良的

《止斋曲廊初成》， 用诗词记录了园林曲廊的建构。 “回廊”、 “曲廊” 的语汇更是大量出现在诗词中，

宋人对曲廊的极致偏爱致使 “曲曲廊” 也成为诗词语言， 如宋人陈允平 《香奁体》 中有： “帘幕深深

地， 阑干曲曲廊。” ［１９］ “曲” 的审美意识得到深入发展。 明人计成更是将曲廊的营造作为造园理论写进

《园冶》： “古之曲廊， 俱曲尺曲， 今予所构曲廊， 之字曲者， 随形而弯， 依势而曲。 或蟠山腰， 或穷水

际， 通花渡壑， 蜿蜒无尽， 斯寤园之 ‘篆云’ 也。” ［２０］对园林中曲廊的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曲廊成为

充分体现中国园林意趣的独特要素。

唐人在对廊之曲折形态进行强调的同时， 对廊的柔美情调也进行了定性。 唐人笔下， 廊的回环与诗

人的绕廊行为密切相关， 绕廊行为饱含了忧伤的惆怅及凄婉的心绪情思， 从而廊也带上了阴郁的柔美

情调。 加之， 廊又与小院构成小院回廊的幽寂情境， 与月亮构成明月满廊的清冷场景。 这种诗歌情境

的构筑依然以阴、 隐、 柔为审美核心， 廊的情感倾向也以清冷幽寂为主调。 “物外真何事， 幽廊步不

穷。” （羊士谔 《山寺题壁》， 卷 ３３２） “独绕回廊行复歇， 遥听弦管暗看花。” ［４］（１６６２） 从诗句的描写中隐

然感到一种闲淡的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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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廊的不断吟咏不仅使廊的曲折审美形态得以凸显出来， 而且在情感基调上使廊的阴柔委婉

的气质得以显现与定型。 宋代诗人对曲廊的吟咏与构建， 明清士人对各种形式、 各种功用廊的描写与

审美， 都是在唐人的基础上向外拓展的。 唐人对廊的形态审美与情调定型， 成为廊最典型的审美特征，

奠定了中国园林的审美意趣。

（二） “诗廊” 与 “月廊”： 廊的园林景观

“造园家在构思时， 往往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 先以简约的笔墨， 以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 然

后再仔细地推敲山水、 亭榭、 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 使之最适合诗意， 犹如揣摩诗意作画一

般。” ［２１］古代园林的造园理念与景观设计很多来源于传统的诗画艺术， 所以， 唐代文人对廊的形态的关

注以及对廊的诗意抒写， 对后世园林中廊景观的营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廊的曲折形态与诗人的满心忧思相照应， 许多诗人喜欢绕廊吟诗， 寻找诗情也好， 题写廊壁也罢，

廊与诗的关系在唐人笔下变得十分密切。 唐人绕廊赋诗的行为物化为后世园林建构中的诗意景观———

“诗廊”。 明代诗人顾正谊宅第中即有 “诗廊” 的建构， 《云间据目抄》 记载： “大司成第左为顾中舍正

谊第， 前后与朱相埒， 后建书斋禅阁数百椽， 诗廊一， 韵廊一， 以便骚人题咏。” ［２２］ 建构诗廊的目的在

于供人吟咏题写。 再如清代藏书家马曰琯的藏书楼小玲珑山馆中有 “觅句廊”， “所居曰小玲珑山馆，

有看山楼、 红药阶、 七峰草堂、 清响阁、 藤花书屋、 丛书楼、 觅句廊、 浇药井……” ［２３］ 这种诗廊、 觅句

廊、 寻诗廊的题名与韦庄 《题七步廊》 中的绕廊以寻诗情的诗歌描写十分相似。 唐人在诗歌中描绘的

绕廊吟诗的场景被后人物化为了园林中的 “诗廊”、 “觅句廊”、 “寻诗廊” 景观， 这些重新物化后的园

林景观也不再是纯粹的建筑物象， 而是具有了文人情性与气质的诗意建构。

除了诗廊、 觅句廊等景观的建构， 诗人在诗歌中所描绘的明月满廊的情境也被物化为园林中的诗

意景观——— “月廊”。 清人许承祖在西湖白堤之北有雪庄别业， 其中就有 “待月廊” 之景， “又西曰

‘待月廊’、 曰 ‘雪舫’， 皆即景纪事也。” “雪庄” 的题名取自白居易之诗， “爰取白傅 ‘拟买雪堆庄’

句， 名曰 ‘雪庄’。” ［２４］而园中 “待月廊” 的景观又与白居易之诗 “置酒西廊下， 待月杯行迟” 的意境

何等相似， 这可以说是对诗歌意境的巧妙物化。 此外， 文人园林中还有 “听月廊”， 更以通感的唯美形

式进行诗意物化。 清人李元孚在嘉兴的宅园南园中即有 “听月廊” 的建构， 《履园丛话》 记载： “ （李

元孚） 所居南园， 即王复旦梅墅旧迹， 在曝书亭后园中， 有延青阁、 听月廊。” ［２３］（５４３） 除了 “待月廊”、

“听月廊” 外， 后世园林中以月廊命名的还有 “响月廊”、 “斜月廊”、 “伫月廊” 等诗意景观。 唐人对

月廊的歌咏在这里被巧妙地物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园林景观， 这些诗意的命名也将单纯的人工建筑提升

到了诗意的审美层面， 成为士大夫文人人格情操的表征形式。

陈从周论园林之美时说： “风景洵美， 固然是重要原因， 但还有个重要因素， 即其中有文化， 有历

史。” ［２５］建筑多为砖木所建， 当是无情之物， 然而， 在唐诗的召唤下， 人们更容易将亭台廊阁与自己的

人生、 情感联系在一起， 关注人与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 这种双向交流下产生的审美空间正是

唐诗的美学意义。

（三） 静与幽： 廊的空间组织

朱光潜在 《文艺心理学》 中说： “刚性美是动的， 柔性美是静的。” ［２６］ 兼具曲折与阴柔的廊， 自然

在心理上给人以静谧之感， 而这种情感在唐人笔下已经有所呈现了。 “院门昼锁回廊静， 秋日当阶柿叶

阴。” ［１１］（２１５０） “只去都门十里强， 竹阴流水绕回廊。” （李涉 《题白鹿兰若》， 卷 ４７７） 廊与花木、 流水交

相掩映， 呈现出一片静幽之境。 “万物静观皆自得”， 诗人就是要保持静谧恬淡的最佳心态， 将人的情

感融合到山水林泉中， 获得一种远离尘世的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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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对静谧恬淡心境的追求外化为诗歌描绘的静境， 而诗歌展现出来的静境又进一步影响到园林

意境的营造。 “静得天和” 是园林立意的重要主题， 以 “静” 为景观题名则是彰显园林静境的手段之

一。 瞩园有妙静堂， 怡园有静坐观众妙， 秋霞圃有静观自得， 内园有静观堂， 留园东部的静中观， 更

是在石林小院曲廊的转折处， 迎廊辟一空窗， 引导人们虚壹而静， 观赏庭院之美。 古代文人园林追求

的 “静”， 正是一种漠然自定情绪的外化， 是脱离现世烦嚣， 追求内心安适的表现， 期望在自己的园林

天地中构筑起诗意的境界。 在这里， 无论是诗歌， 还是园林， 都成为诗人内在心性和精神追求的艺术

表现， 可谓异曲同工。
文人对园林之静的追求除了以静题名外， 更多是由对园林空间的分隔、 环绕来实现的。 廊， 作为建

筑空间以及园林景观的重要组织手段， 或围合或分隔， 或通过因借邻近的景物， 造成重深的景致空间，

增加园林的幽静之美。 李商隐对崇让宅的描绘——— “廊深阁回此徘徊” 就明确说明了廊可以造成景深

的功能， 再如李乂对韦嗣立山庄的描绘： “曲榭回廊绕涧幽， 飞泉喷下溢池流。” 在廊的轻绕回环下，
景致之幽也便呈现出来。

唐人在诗歌中描绘的境界在后世的园林建构中得到表现。 留园中的石林小院， 可谓 “小中见大，

曲有奥思” 的佳例。 整个小院， 只有揖峰轩、 石林小室、 鹤所， 之间以曲廊相连， 并利用建筑、 花墙

和游廊之间的隙地， 少许点缀景物， 形成小院， 营造出 “安静闲适、 深邃无尽” 的气氛。 从揖峰轩到

对面的石林小室虽只有六、 七米， 但游廊也要回环四五次， 从五峰仙馆到揖峰轩再到石林小室这一区

域长仅二十九米， 宽只十七米， 却包容了三十八个形状， 大小均不同的天井和角院， 大园套小园形成

了重重幽深的境界。 一条条的回廊、 一个个的小院， 正与唐诗所描绘的 “小院回廊春寂寂” 的意境相

当。 “若夫园亭楼阁， 套室回廊， 叠石成山， 裁花取势， 又在大中见小， 小中见大， 虚中有实， 实中有

虚， 或藏或露， 或深或浅， 不仅在周围曲折四字。” ［２７］ 廊以其灵巧、 变化、 幽静的身姿递迢于园林景致

中， 对园林空间进行不断分割、 回环、 围绕， 越隔越深， 越深越幽， 越分越小， 越小越静， 越环越密，

越密越寂， 由此呈现出静美幽雅的园林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 廊所营造的静幽并非死寂之静， 其蜿蜒曲折之态实给人以流动感， 静谧中流溢着生

机。 “安排诸院接行廊”、 “重廊曲折连三殿” （花蕊夫人 《宫词》， 卷 ７９８）， “斜廊连绮阁” （李世民

《初秋夜坐》， 卷 １）， “虹桥千步廊， 半在水中央” （卢纶 《杂曲歌辞·天长地久词》， 卷 ２８）， 廊如同

蛇形线， 将零散的单体建筑连接组合成有机群体， 或环绕池沼山林， 或跨越山坡， 或翼然水上， 如同

血脉流贯于庭园之中。 唐人对廊的流动感的描绘已在后世园林中可以找到实景。 清代李斗在 《扬州画

舫录》 中说： “ （廊） 递迢于楼台亭榭之间， 而轻好过之。” ［２８］ “递迢”、 “轻好过之” 对廊之流动感作

了形象描述。 可见， 唐代诗人对廊的诗意描绘， 在这里已经转变为实体构建并被提升为造园理论了。

廊， 作为古代居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唐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以生活为创作来源的唐诗便

不可少地以此为题材， 载录了多姿多样的廊之形态， 描述了以廊为中心建构的情感空间， 由此丰富并

深化了唐诗的意象审美、 意境营造， 开创了建筑的诗美世界。 同时， 唐诗对廊的表现与诗化， 也使无

生命的建筑焕发出更多的人文光彩和情感光华， 使其成为园林建构中的诗意景观， 进而对中国园林的

审美意识和园境营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居处建筑与唐代诗歌的互动关系， 再次印证了一个简单而

朴素的道理： 艺术的审美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的不断发现， 而生活之所以保有用之不竭的鲜活动力，
就在于我们不断地为它注入新鲜血液， 这血液其实就是如文学创造所开创的审美空间和诗美世界。 在

诗人的抒写歌咏中，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被赋予了浓厚的审美意味与人文内涵， 这就是唐诗吟咏建

筑的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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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沈福煦． 明月挂南楼， 小廊回合曲栏斜———建筑空间情态新论 ［ Ｊ］ ． 室内设计与装修， １９９９ （４）： ７８．

［１８］ 瞿蜕园． 刘禹锡集笺证 ［Ｍ］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１３３４．

［１９］ 傅璇琮． 全宋诗 ［Ｍ］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４１９８９．

［２０］ 计成， 陈植． 园冶注释 ［Ｍ］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９１．

［２１］ 宗白华． 园林艺术概观 ［Ｍ］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１０７．

［２２］ 范濂． 云间据目抄 ［Ｍ］ ． 奉贤褚氏重刊铅印本， １９３８： ６．

［２３］ 钱泳， 张伟． 履园丛话 ［Ｍ］ ．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５３１．

［２４］ 许承祖． 西湖渔唱 ［Ｍ］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１９７．

［２５］ 陈从周． 说园 ［Ｍ］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１．

［２６］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 ［Ｍ］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１３．

［２７］ 沈复． 浮生六记 ［Ｍ］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０： １９．

［２８］ 李斗． 扬州画舫录 ［Ｍ］ ．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４２１．

〔责任编辑： 冯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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